放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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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2001年5月，我们一行五人去四川康定旅游，经过泸定城，少不了要去参观泸定桥。

我们在一家餐馆遇到了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

我问：“大爷，请您讲一下当年红军是怎样飞夺泸定桥的，行吗？”

大爷非常生气地说：“打哪个嘛（打谁呀）！人都跑光了，打哪个嘛！”

“大爷，当年红军来的时候，桥板撬掉没有？”

这时大爷才回答说：“桥板是撬了的。当年红军来的时候，泸定已是一座空城。老百姓听说共匪要来了，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跑了。国民党的军队落在红军一百多公里之外。当时守泸定桥的是一个民团。因为泸定是通往西藏的要道，康熙年间修好泸定桥后就一直有民团守桥，民团是守桥的，而不是对付红军的。红军的先头部队来到桥对面时，民团向桥对面胡乱放了一阵枪后就跑了。红军没有还枪，他们跑了一天一夜，倒在河滩上就睡着了。等到大部队来了后，把老乡的门板取了两个换搭着过桥，然后用城里的门板把桥铺满。红军是排着队过的桥，队伍过完后就放火把桥头堡烧了，说是为了阻挡国军的追击。红军另一支队伍从安顺场过河后，沿公路向泸定城来了，先派来了一个探子，然后来了两个探子，后来又来了三个探子，最后大队伍就来了”。

讲完后，大爷用质问的口吻说：“哪里打过仗嘛？！”

听完大爷讲述，我们同行的一个小伙子马上说：“我上党校时，有一节党史课讲《飞夺泸定桥》。老师走上讲台，把教科书往桌上一摔说，不看这些，我们讲点真实的历史，飞夺泸定桥——没有这回事……”

一个参加过中越战争的亲戚，听我讲了这件事后，约了战友专程去泸定考证。回来后对我说，他们在泸定桥的两头仔仔细细查看过，的确没有打过仗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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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定之行，令我非常震惊。“飞夺泸定桥”这样一个荒唐的骗局，竟冠冕堂皇地写进了教科书、党史，甚至拍成电影和电视剧。我时常在思考，共产党到底还制造了多少弥天大谎？还要继续愚弄欺骗多少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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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因为我们这里是抗日老根据地，所以有机会听到许多教科书上没有的“非革命故事”。其中之一就是地雷战。现在教科书还会提到抗日军民在中共的领导下展开地道战、地雷战的英勇事迹，以此证明中共是积极抗日的，而且还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然而，在抗日战争时亲手玩过地雷的老乡们一提到起“地雷战”就急了，并深恶痛绝地说：“谁也不待见那个物件！”（“不待见”是当地方言“讨厌”的意思。）从没有听到村里任何一个老乡对地雷战表示过好感。为什么？只因为“地雷净害老百姓”。

获得199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国际禁雷运动组织曾用数字向世人证明：地雷杀死的平民远远多于军人。其实太行山的农民们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知道这个事实了，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向国际社会表达而已。

老乡们说：“地雷总要埋在人走的道上吧，那条道咱们男女老少骡马牛羊天天要走好几趟，鬼子们十天半月也不定来一回，你说它炸谁？埋雷得罪乡亲，没人愿意干。但八路军就要你干，村里的党员干部只好干。八路让埋雷，并不是为了保护老百姓，而是为了保他们自己。地雷响等于报警，八路马上就转移。鬼子可凶了，要是炸了鬼子的人，他们就把周围几个村子都给点火烧了。每到这个时候八路又躲没影了。抗日那会儿，咱这一带地区没听说几个鬼子被地雷消灭，倒是老百姓被伤了不少。”

埋雷的干部自己的命也时常悬在半空。那时的地雷不少来自美国苏联。当时能看懂洋文的人极少，而村里的干部甚至连汉字也识不了几个，还没有经过训练。那些地雷需要经常埋下又挖出来，一不当心就会送了命。一到晚上，干部就得挨家挨户问，弄清村民都回来了或者出去的人今晚不回来了，才敢埋雷。天亮前为了赶在乡亲们出去干活儿前把雷挖出来，睡觉都不敢睡死。有个长辈记得他负责埋雷的一天，睡醒一看天都亮了，吓得连鞋也没穿就往村外猛跑，脚被扎得满是血。幸亏那天下雨，没有早起出村的人，才没有出事。别的村就发生过把早起晚归的农民炸死的事。

这些真实的情景与我们在电影《地雷战》中“革命群众”不愁吃穿，不思种地打柴，英勇机智抗敌的故事情节大相径庭。哪一个才是“抗日根据地”的真实写照呢？主要战场上到底是谁在和日军作战呢？看了下面抗日战争国共两方参战和伤亡情况对比的图表也许您自己就能找到答案了。◇



【明慧网】今年二月份，我回家过年，在火车上和一位大三的大学生聊天，没想到这个大学生的思维很清醒，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我们谈到有关抗日战争的事情时，大学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记得有位古代大将说过，杀敌一万折三千，也就是说杀敌人一万人，自己的部队要损失三千人，这已经是大将的级别。如果不是大将也许损失会更加惨重。而在抗日战争中，经过八年那种枪林弹雨、拼杀异常艰苦的战争，共产党的部队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变的极其强大，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抗日战场的主力军决不是共产党的部队。共产党所宣扬的完全是混淆视听。”

我说：“你这么有自己的思想，对事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是怎么得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呢？”

大学生说：“这个应该得益于我高中的语文老师，他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每天讲完课本的内容，就启迪我们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许多共产党讲的内容是不是真实，能不能经得起时间和准确的考验。老师还教育我们学会换位思考，把自己放到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就能得到比较客观公正解决问题的方法；遇事多问几个为什么；忌讳在任何事情上人云亦云。” 

 

一九五八年八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奇迹”就是在中共这样的鼓动宣传下创造出来的。

当时广西环江县县委书记认定要“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要放亩产十万斤的“卫星”。为了这个目标，他们把原来搞试验的一块一亩一分三厘田地里的禾苗全都拔出来，然后动员了当地社员、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师等近千人，在两天内不分昼夜地将附近一百多亩稻田中长势最好、已成熟的禾苗，连根带泥挑到试验田中，密植到小孩在禾苗上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的程度。为防止禾苗倒伏，他们用木桩支撑，再用竹篾片将田块分割成五、六尺见方的格子，四周也用木桩顶实，这样禾苗便直立在一块块的格子里了。因禾苗密不通风，他们将喷雾器改成鼓风机、装上竹管由十多个人轮流鼓风，日夜不停。折腾了二十几天后，开始收割、过秤。细心的人曾做过统计：当天收割的稻田里，实收谷子二万六千多斤，另有六万七千多斤是从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挑出、混入过秤队伍的，还有四万多斤纯粹是在反复过秤中“创造”出来的。


　 


【慧园】过年期间我到舅舅家拜年，陪他老人家聊天时，舅舅讲起来他年轻时经历的一段往事。

那时舅舅在一个矿上工作，有一次工人集体向当地党委和政府反映一件事情，当时去的人数较多。白天，工人们自发地手挽手拉成一道人墙维持秩序，并组织部份工人当纠察来防止有人故意搞破坏。到了晚上，该地党委和政府机关大门敞开，办公室也不锁，也不留人值班，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夜，（当时工人们不明白其中原因。）结果有附近农民进到党委和政府机关，把一些档案材料拿走。后来党委、政府就说是工人中有人搞破坏，利用这个借口，把工人们的集体上访镇压下去了，并枪毙了五位工人。后来工人们才明白，晚上机关办公室大门敞开的原因，是故意让事情闹大，找借口镇压。

舅舅感慨地说：“经历过太多事情，我自己会分析。电视一讲什么，动动脑子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中共）是什么手段都会用的。”

【慧园】同事老李要调到一个新公司去了，一天，他特意跑来与我话别。

他说，他把我给的法轮功真象光盘拿回家看了。他上初中的女儿看了以后，脱口就说：“江泽民真坏，我也要炼法轮功。”他说：“是不是小孩的思想单纯，一看就知道什么是真的好和坏啊？”我告诉他是这样。他沉思了一下说：“其实，政府干的那些坏事我绝对相信。因为我就亲身经历过……”
“那时我还在当兵，在‘六四’前后吧，在西部民族冲突中，一个村庄被军人斩尽杀绝，就连一个小孩子都不放过，那场面真惨烈啊。杀人的事我没干，……但想起来我都睡不好觉。政府为了避免消息传出去造成影响，就在电视上利用移花接木的手段，说这个村如何在民族政策指引下安居乐业，其实呢，这个村已经被在两个月内铲平了，撒上种子，浇上水，长出谷物，一切都被掩盖了，什么都不会存在了，没有人会相信还有一个村庄在这存在过。”
“但我做过好事啊，‘六四’的时候，我负责在哨卡抓捕上天安门的学生，我还放了一个少数民族的学生干部，他声泪俱下的哭说天安门的惨烈，他的表情和我的经历告诉我，这是真的，我就把他给放了……”

最后他说：“我的经历别人都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了，也算悔过吧！现在太黑暗了，他们什么都做的出来。我上党校的时候，他们公开说现在这个时代胡作非为有人撑腰，不用害怕，学什么数理化啊，你们听上面的命令就行了，就给你们毕业了。现在回想起来真邪恶啊。我以后再也不做傻事了，有机会我也炼法轮功。”
现在有机会见到他，他总要让我听他唱上几句交响赞美诗《法轮大法好》。（文/健宁）

【明慧网】我是一名大夫，99年春天我在内蒙古赤峰市某医院实习时，带我的曾祥（化名）大夫给我们几个实习生谈了一件令人既震惊又愤慨的事情。

那是曾祥大夫在北京协和医院实习时的事情。协和医院有专门的实验病房，属于内部划定，不设标志，也不为外界所知，管实验病房的大夫是一些拿国务院津贴的专家。当时正进行着一种叫某某欣的抗生素药物实验。（我记不清药名了，可能是头孢类抗生素。）该药品在超出治疗量时有一种热源反应（高烧）的副作用。当时有大量肺炎患者被安排进实验病房（患者和家属并不知是实验病房）。几乎没有活着出来的。哪个患者被安排进实验病房，由那些老专家决定。

曾大夫当时说：一个大叶性肺炎，在外边任何医院，用大量青霉素就完全可以治好，而送到这里的实验病房就完了。他们会从实验药物的基础量用起，然后逐渐加量，直至患者死亡。你们看吧，那些老教授一来开方子用药，病人的体温就很快38、39度上来了。等他们一走，体温就下来了（恢复正常了）。我们当时问，那些病人怎么不跑？曾大夫说：跑？开始他们还以为给他们好好治疗呢，医院又不许家属陪床，手脚被用绷带固定了，烧过两回，全身都是酸痛无力的，怎么跑？根本不可能。他们只关心他们得到的那些数据，哪管你的死活。人死了，对家属说是病情特别严重，抢救无效死了。

我们问：“家属不怀疑吗？”曾大夫说：“怀疑？人们大部份都认为协和医院这么好的条件都治不好，别的医院更白搭。他们就是利用人们对他们的信任才能这么干的。”
“医院这样害人就没人说、没人管吗？”曾大夫说：“管？那些老教授本来就是拿国务院津贴的，这是国务院让做的实验，谁来管？知道的人不敢明说，都怕给自己带来麻烦，我们几个实习生在一边有时也说‘又来了当干粮的了’，患者家属被说的一愣一愣的，并不知道什么意思。”
中国许多药物的数据是不是以成百上千人的死亡为代价而得到的呢？这个问题想起来让人不寒而栗。
（编者注：曾大夫现在50多岁了，由部队转业到地方。因考虑曾大夫的安全详细情况暂不披露。）

【明慧网】前不久的一次机会，与北京某医院Z医生聊起了2001年1月23日发生的天安门自焚案中的造假问题。在谈到关于烧伤的治疗与护理时，Z医生说：“北京的大医院对于重度烧伤病人都是采用湿式疗法，而且为了防止感染，病人一定要进无菌室。”对于自焚案中12岁的女孩刘思影在积水潭医院不借助任何防护措施就直接和记者对话的事实，Z医生表示非常不可思议：“那么重的烧伤病人怎么可能不进无菌室？记者怎么也不穿防护服？”


同时Z医生还说：“积水潭医院对待重度烧伤病人很早就一直使用其自制的药，叫‘烧伤二号’，其中一味药要用酒精浸泡，然后把配好的药涂抹在创面上，同时还要保证创面尽量的暴露，所以是不缠纱布和绷带的。”而央视电视画面中的自焚者在病床上居然被纱布包裹的非常严实，Z医生对这一点明确的说：“这绝对是在造假了！很明显是当权者出于政治需要栽赃给法轮功用的东西。”


文/路新 (美国)

【慧园】我天生自命不凡，但却常常被骗。上当受骗在如今倒是随处可见，但有几次却铭心刻骨、终生难忘。

*“六四”冲击

我上大学正好赶上军训，对于传达的中央在“六四事件”的果断、合理的处理深信不疑。

来美后第二天，我就和来接飞机的同学们干了起来。我跟他们打赌，天安门根本没死人；对六四的反面造谣全是西方反华势力而为；你们可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等等。可是同学们给了我两盘带子，一盘是前任室友留下的六四实况转播，一盘是他们当天去租来的讲六四的专辑。想不到来美后这么快就尝到了“文化冲击”的味道。原来是自己“曾被洗脑”，以前的盲目自负不见了踪影。除了感慨谎言宣传的“高明”，我有点无可名的恨：恨他人、但更恨自己糊涂，难怪中国的好多事怎么都搞不好。

* 法轮功的震动

我没读过《转法轮》，但听学生们讲此书有点玄。从国内的报导，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就象一次在朋友们聚会上我发表的高见：大陆的精神空虚才导致这类玄说的出笼，XX党的报纸是要倒着看；但是这一次，XX党是绝对的正确！

可是一年后，一件事让我从无可名的恨转变到对于自己的怨。事情是这样的。

那天中午去华人超市买菜，顺便也吃个午饭。我和太太各买了三盒饭，就去找座。中午人真多，只看见靠近排队的一张桌子旁，有位小伙子在低头喝茶，桌上有一用过的饭盒。我过去有点不太客气地说：“你吃好后，可不可以让给我们坐？”小伙子没吱声，随手把饭盒和茶杯都收了，还用餐巾纸擦了擦桌子，朝我笑了笑站起来就走了。

我和太太还没扒上几口饭，猛然看到一个少妇一手提着一摞饭盒，一手牵着一位小女孩，径直走到那小伙子跟前，一边环顾四周一边在嘀咕发牢骚：怎么等了那么久，连个座都占不来。小女孩也吵着要吃饭。

当明白刚才我的座位是怎么回事时，我眼睛便湿了──天底下真有这样老实的年青人！

真想跟他交个朋友！正好对面空出个座。我赶紧把桌子占了下来，太太招呼他们过来。我与小伙子对坐着一边吃一边聊，才知道那小伙子是炼法轮功的。太太们也在闲聊着，一个说：“你先生脾气真好，哪来的福气呀。”另一个说：“才不呢，你不知道他以前的大男子主义那德行，炼了三年法轮功才好的，我现在不反对他炼了。”走时，我们交换了电话，小伙子还留下了一份《法轮功简介》的小报。

这是我出国后吃得最久的一顿午饭。太太有点不耐烦地说：“看完了报纸还发什么愣。”我说：“很久没跟你说上知心话了，这份报纸，你听着，可能说的句句都是大实话！”
回家后，我一下午都没有平静下来。记得有谁说过：被人骗了一次是别人的过，被人骗第二次那是自己的错。我直闷气，怎么又被中共给涮了。还是太太心平，开导说：“为什么他们（中共）花那么大的力气来反对法轮功呢？你读那么多书，其实早该自己明白了。”可是，我到现在才明白。希望还不算晚。
附录：
法轮大法  洪传世界

法轮功亦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标准修炼人的心性、做好人、做更好的人。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1995年3月和5月，李洪志老师应邀到法国和瑞典传功讲法，拉开了法轮大法在海外洪传的序幕。
法轮功自1992年传出后，修炼人数呈几何增长，至1999年7月被迫害前，有上亿人修炼。在共产邪党持续八年灭绝性的迫害下，法轮功不但没有倒下，反而迅速洪传至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台湾一地，修炼人数就由最初的数千人，增加至现在的超过30万人。 

到2007年5月，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已被翻译成30种语言并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法轮功》已被翻译成近40种语言并出版发行；法轮大法使各国人民对中国的悠久灿烂文化更加向往，给中国赢得巨大的国际声誉，截止2006年底，获得海外各国政府及各界的2723项褒奖与支持议案信函（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台湾、欧洲、新西兰、日本、印度尼西亚、秘鲁和中国1999年以前颁发的6项）。李洪志先生从2000年起连续四度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这显示了真善忍佛法的超越民族、国界和时空的巨大威德和感召力。







自费印制，敬请传阅，功德无量









































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播出三次。北京时间，早6~7点，7105千赫；晚9~10点，6030千赫。晚11~12点，11700千赫。








央视《焦点访谈》中的“自焚者”被包裹得严密。





气管切开还能说、唱？记者采访不穿防护服,不戴口罩











中共拍的骗人电影：《地雷战》，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抗日   大兵团作战     大型战斗     小型战斗


国民党  21次（10万人）1115次   28700多次


共产党  1次（1500人）  2次       近200次


阵亡将士


国民党  


陆军：3,211,419人     空军：4321人 


海军：全部阵亡      阵亡将军：206人


共产党


没有名单（中共军队从抗日前两万人扩充到九十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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